板桥题画(三则)备课资料

[写作背景] 

    题跋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体，指的是写在书籍、字画、碑帖等前后的文字。写在画幅上的叫题画。题画或文或诗，一般比较简短。从内容上看，有的叙写作画缘由，有的点拨墨情画意，有的借题寄意写志，涉笔相当宽泛自由；然均追求画面与题词相互补充之用和相映成趣之妙。 

    郑板桥是清代著名书画家、文学家，擅写兰竹，工书法，能诗文，其题画尤为后人称道。这里所选的三则画题，皆是他种竹、养兰、写竹、画兰的心得，虽非严思宏论，却自有其深彻独到之处，当细细品味。

　 

[层次结构] 

   第一则说他画竹得力于潜心观察、师法造化。分三层：第一层写养竹、爱竹。第二层写潜心观察，重在观察的独特方法，而目的则在于取得“天然图画”。第三层点明师法天然的题旨。

    第二则是从画竹过程中总结出“意在笔先”、“趣在法外”的作画经验。先叙写画竹的三个阶段：晨起看竹，得“眼中之竹”，画意勃勃，生“胸中之竹”，落笔作画，成“手中之竹”；并在叙写中点明：胸中竹不同于眼中竹，手中竹又不同于胸中竹。最后总结说：“意在笔先”是“定则”,“趣在法外”是“化机”。

    第三则讲种兰应顺应兰的本性。分三层：首层叙述种兰的经验，得出“物各有其本性”的结论；二层用两首诗来说明种兰要顺应兰之本性的道理；三层点明画意；因画的是“山中之兰”，顺应了它的本性，所以“极肥而劲”。

    从结构上看，三则题画各具特点，各有所长。首则以叙事为主，题画之旨已含蕴在叙事之中，故而末句稍加点拨即见用意。次则主要采用夹叙夹议方式，边叙事边点拨，且叙事、点拨皆层层推进；同时，由于事、理已均在夹叙夹议中表达殆尽，故而其结语须再翻进一层，将意理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。第三则是先叙事后议论，叙事完毕以“乃知物亦各有本性”作结，议论以诗的形式，且用“此假山耳，尚如此，况真山乎”翻进一层；而结语之用意，则又回到画幅之上，以画中之兰的特征来沟通画幅与题语的内在联系。

     题画虽短小，然信手拈来，遂成佳制，却更见大家之匠心。

　 

[内容述评] 　 

    这三则题画，首二则是以画竹论艺，第三则是以养兰论人。

    第一则的主旨是“师造化”。造化者，天地、自然也。师造化，就是说艺术创作要以天地、自然为师，以天地、自然的风姿、特性、生机为本。作者为能得到“天然图画”而自喜，就是他崇尚“师造化”创作精神的体现。要做到师造化，就必须用心观察客观事物，潜心体验客观事物的天然生机，这是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。作者亲自种竹，喜欢在竹林中置榻乘凉，不惜改装围屏以取得纸窗竹影，并时时留心粉墙、日光、月影之中的竹姿，这都是用心观察、潜心体验的表现。“师造化”体现了艺术创作肇于自然、源于生活的基本原则，故而历代画家多所崇尚。但不可将“师造化”理解为单纯地模仿自然。造化者，创造化育也。自然本身就是天地自造、阴阳化育的生机勃勃的体现，何况艺术创作还须再加上作者的主观再造和人情化育呢!作者热心于种竹、爱竹，实际上是一个长期体验竹性、竹情的过程，他所取法的纸窗、粉壁、日光、月影中的竹姿，也已经不是竹子的原态，所以应当说，郑板桥的“师造化”，是一种得天地之真、传自然之神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。

    第二则题画着眼艺术创作的全过程，依次说明四个问题：一、整个艺术创作过程，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：先是观察，得“眼中之竹”，次是凝思，生“胸中之竹”，最后是落笔，成“手中之竹”。二、在这个过程中，由于眼、心、手的作用，竹子发生了多次“变相”：由现实之象，到心中之象，再到画幅之象。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艺术创作源于生活、精于生活的道理。三、“意在笔先”是艺术创作的必然规律。在这里，“意在笔先”是必须先有“胸中之竹”然后才能有“手中之竹”的意思，故而作者称之为“定则”。四、“趣在法外”是艺术创作的特有规律。这里的“趣”，指的是渗透、展现在画面中的审美情趣。“趣在法外”的大致意思是说，艺术创造虽有一定的理，但没有一定的法，审美情趣的有无、大小、浓淡、雅俗，不是由法框定的，全凭作者心灵的妙运，即在深切领悟创作规律后的巧妙运化，故而作者称之为“化机”；而“化机”的大小，则取决于作者的智能和才养，即所谓“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”。郑板桥的这则题画中，包蕴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原理，所以倍受后人赏识。

    第三则题画，表面是写应如何种兰，实际上是寓意如何“养人”，用的是象征性的托物言志方法。说种兰要顺应兰的本性，就是说“养人”要顺应人的本性；说兰花本是山中草，只有放还山中，得其天性，方能长得肥而劲，就是说人有个性，只有摆脱强加在人性上的种种尘世束缚，得其自由，才能使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体现出作者的社会、人生理想。郑板桥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，其做人、作画均不拘于流俗，此则题画的旨意，当是他在思想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、在绘画上追求独特怪异风格的自我写照。在封建时代，这种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，有一定的反专制的积极意义，但在今天，则必须讲求社会公理和个性自由的相制相约和相生相长。

　 

[艺术特点] 

    这三则题画，旨归皆在于阐发事理，然了无说理之枯燥乏味，此乃“理趣”之功。理趣何在?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体会： 

     一寓理于生动的形象描绘之中 

     说理无形象则枯，形象无寓意则穷，这三则题画既不枯也不穷，就因为它们首先都是借助生动的形象描绘来寓理。首则几乎全是具体描述怎样种竹，怎样乘凉，怎样做围屏纸窗，怎样得天然图画，然重观察、师造化的艺理已含蕴其中，故而末尾一点即破。次则写晨竹景象，细密而有生机；写勃勃画意、落笔变相，简捷而能传神，而艺术精于生活之理、趣在法外化机之意，也已隐蕴其中了。第三则大写将兰花移植山阴、石缝，令其避日、就燥，乃挺然直上，香味厚远，实际上也就是在解说只有摆脱世俗羁绊，人的个性方能充分发展的道理，只不过是藏而不露，令人思而得之罢了。寓理于生动的形象描绘，就使说理具有了它本来所没有的生动形象之趣。

    二、将理融化在亲切微妙的情致之中

    艺术的生命在于情感，叙事、说理而不熔于情者，难以成为艺术珍品。表面上看来，作者是在叙述他种竹、养兰的过程，实际上是在抒写他对竹、兰的酷爱；表面上是写他怎样晨起看竹，在竹林中纳凉，怎样移植兰花，使其舒展生长，实际上在体味竹兰的情性，与竹兰交流感情；他不惜改制围屏以获取窗纸上的天然图画，实际上是想方设法在捕捉竹子的真正韵味和神采；他反复吟唱，要让兰花回到山中去伴烟霞，就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兰花的苦衷。这里有生活之情，也有审美之情，没有这些心与物的情感交接渗透，就不会产生郑板桥那生机勃勃的竹幅兰画。文艺作品中的审美情趣往往在于它的深微和含蓄，细细品味郑板桥这三则题画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无处不浸润着这种深微的心与物相互渗透，相互交流的情味；而艺理从这情韵中升华出来，也就染上了它本来并不具备的情趣。 

    三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

    艺术的特性在于“以不尽尽之”，在有限中见出无限。这三则说理的题画，之所以具有艺术品位，就在于它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。最明显的是第三则，全文写种兰、养兰、惜兰、画兰，无一笔涉。及到人，但处处让人联想到人情、人性、人生，甚至可以引发出对作者处境的同情，对专制主义戕害人性的厌恶。这就是意在言外。通常说来，这是用了托物言志的象征手法，其实广义地说，通过形象描绘来显示道理，也就是采用了意在言外、含蓄多藏的艺术化说理手段。因为理在形象之中，须三思而后得，那三思的过程就是“趣”；形象大于思想，思之愈深，得之愈多，那“得”的多少是无限量的。郑板桥在谈他的画竹过程时，从晨起看竹说到心中升起勃勃画意，又说到落笔倏作变相，当点出胸中竹不是眼中竹、手中竹不是胸中竹之后，便立即打住，其实这其间正有许多艺理等待着开发，然而作者却知“趣”地留给了读者，因为他知道，读者是可以借助已有的描述进行物象、心象、画像的联想，并得出艺术肇于生活、精于生活的道理的，而且只有让读者进人这种联想和升华，才能真正达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目的，才能真正使读者体会到作者“以不尽尽之”的情、趣、味。另外，前人普遍认为板桥题画中多于闲言、戏语中见情趣，这里选的三则虽不很明显，但亦有之。如写观察纸窗竹影时，忽插入一句：“风和日暖，冻蝇触窗纸上，冬冬作小鼓声。”这是闲语，然亦可感受到作者观物之凝神精细，且写景状物形色声情具到，别有趣味。再如写三春告暮之兰，“皆有憔悴思归之色”，似戏语，然不仅用拟人手法，传达了兰花的“情思”之神，而且启动了全文对兰花的爱惜、叹悯之情，正体现出作者与兰花之间情意交感之深。

    生动形象之事趣，心与物交感之情趣，托物言志、文外无穷的意趣，这几个方面共同铸成了板桥题画的“理趣”。

　 

[译   文] 

    我家有茅草房两间，南西都种着竹子。到了夏天，新竹枝叶刚刚伸展开来，绿树成荫，光色照人，放一张床在竹林中，十分凉爽舒适。到了秋冬交替之时，把屏风的骨架拿出来，截去两头，横着安放就成为窗格，然后用均匀洁白的薄纸把它糊起来。待到风和日暖，冻得半僵的苍蝇又飞动起来，撞到窗纸上，咚咚咚地发出敲击小鼓的声音。这时，窗纸上一片零乱的竹影，难道不是一派天然的图画吗?我所画的竹子，都没有老师的传承，多数是得之于纸窗、粉壁、日光、月影之中啊。

    在江边的私塾教书，每逢清秋，早晨常起来观察竹子。这时，烟光、日影、露气，都在疏枝密叶之间飘浮流动。于是，胸中情致勃动，就有了作画的意念。其实，这时在脑海里映现的竹子，已经不是眼睛所看到的竹子了，于是赶快取砚磨墨，展开画纸，乘兴落笔，尽情挥毫，迅即呵成一幅幅图画。这时，笔下所画出来的竹子又不是脑海里映现的竹子了。总之，意念产生在落笔之前，这是无可置疑的法则；但情趣流溢在法则之外，则全凭个人的运化之功了。难道仅仅作画是这样吗?

    我种了几十盆兰花，到了春天将尽的时候，都显出萎靡凋零、仿佛思念故乡的样子。因而将它们移植到假山石之间，在山的北面，石头的空隙中，既能够躲避烈日，又接近干爽之地，正对着我的堂屋，观赏起来也没有碍眼之处。第二年，忽然生发出数十枚新枝，挺拔直上，香味坚实、厚重而悠远。又一年，长得更加茂盛。由此我体悟到：万物均有自己的本性。于是就写诗赠送给兰花，诗曰：“兰花本是山中草，还向山中种此花。尘世纷纷植盆盎，(盎：情趣洋溢)不如留与伴烟霞。”又曰：“山中兰草乱如蓬，叶暖花酣气候浓。山谷送香非不远，哪能送到俗尘中?”这不过是假山罢了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是真山呢!我画的这幅兰画，它的花都超出在叶子的上面，而且十分肥壮而强劲，这是由于它是山中的兰花而不是盆中的兰花啊。 

(陶型传) 

　 

[参考资料] 

    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，执笔熟视，乃见其所欲画者，急起从之，振笔直遂，以追其所见，如兔起鹘落，少纵则逝矣。(宋·苏轼《文与可画筼等谷偃竹记》)

    文与可画竹，胸有成竹；郑板桥画竹，胸无成竹。浓淡疏密，短长肥瘦，随手写去，自尔成局，其神理具足也。藐兹后学，何敢妄拟前贤。然有成竹无成竹，其实只是一道理。(郑板桥《题画》)

    文章之道，遭际兴会，摅发性灵，生于灵文之顷者也。然须平日餐经馈史，霍然有怀，对景感物，旷然有会，尝有欲吐之言，难遏之意，然后拈题ci笔，忽忽相遭。得之在俄顷，积之在平日，昌黎所谓有诸其中是也。(袁守定《占毕丛谈》)

